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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年"月，上级指示要在上海寻觅房子
设立秘密电台。为此，我爸爸出面借了北京西
路%&''弄（又名觉园）($号一幢单开间三层楼
房。机要员郑惠英很快住了进去，王曦交给我妈
妈一台美国军用发报机，也送了过去。为了保证
电台的安全，($号二楼被布置成我父母的卧
室。我妈妈对二房东说，单身的郑小姐是她的
表妹，来沪求学住在这里，自己时常过来看望、
照顾郑小姐的生活。住在进化药厂的机要员朱
志良和张执一夫人王曦则是郑惠英的联系人。
为了安全，电台必须经常转移，这个电台也在
%"&)年夏迁到新闸路来安坊$号江闻道家中。

觉园里的这所房子是江圣造医生的住
宅，后来成为上海第六人民医院的一部分。当
时用的那部发报机由王曦一直保存着，%""&
年上海“一大”纪念馆去北京征集党史展品
时，她才把发报机交给了他们。

家中客人多 来往皆英雄
为了继续利用药厂的基础和已经与医药

界建立的关系，%"&)年"月，组织上决定在进
化药厂结业后在原址楼下开办中华医药化验
所。我妈妈作为化验所负责人*又聘请了上海
的儿科专家林俊卿医生为主任 +后为上海声
学研究所所长,，另聘请化验员两人。与设在
觉园的电台联络的机要员朱志良，则在化验
所任会计作为社会身份*每天来此上班，大约
持续了一年左右。

化验所时期，我们全家的住处从二层后
厢房移至二层通厢房，二层客堂间布置成会
客室，仍是中共上海局领导开会和洽谈工作
的场所。由于化验所每天有送化验标本的病
家和医生来来往往，来开会的领导进进出出
不至于引起外人注意。经常来此的有刘晓、刘
长胜、张执一、钱瑛，还有沙文汉和陈修良、唐
守愚、谢寿天、林枫+王尧山之兄,、徐雪寒、刘
少文等，他们都是我党隐蔽战线上的传奇英
雄。他们常在这里会面碰头交接资金。刘长胜
也是在这里约见万景光，派他去香港建立中
共上海局香港办事处，并指定我爸爸作为万

的联系人。不久，万和他的夫人冯志琼（后更
名冯修蕙）相继离沪去了香港。

!"&-年底，中共上海局的领导先后去了
香港，由化验所掩护的朱志良和康志荣也调
往解放区。我爸爸根据张执一离沪前的指示，
将中华医药化验所结业，愚谷邨!(!号的三层
与底层分别出顶，及时处理了化验所的设备
仪器和雇佣人员，而我家居住的二层房屋是
上海解放前夕才顶出去的。上世纪$'年代初，
刘长胜当时主管中华全国总工会，他给我爸
爸写来一个字条，内容如下：

方行同志!我们总工会在沪东区建立了一

个办事处"惟急需要办公工具如桌凳等等"从前

进化办公用具是否尚存#并可否分一部分给我

们$兹派沈默同志同你接谈"望告一切$

此致

敬礼

刘长胜

!""-年春，大约是$月里，我哥哥去了这
个我们童年曾经居住过的地方，房子和内部
装饰依然如旧，而居住着的一位老人居然还
提起房子是从我妈妈手里顶来的，他正日夜
担忧着这个地方即将面临的拆迁，希冀它能
有一个更好的命运。

住进永乐邨 智挫大检查
!"&$年秋，奉命以我妈妈的名义顶下了

江苏路永乐邨(!号作为王寓，户主是王辛南。
进化药厂是一个社会性掩护场所，这里则是
中共上海局机关核心所在地。

王寓为永乐邨弄堂底的单开间带家具的
三层楼房，每间房间都不大而且不规整。此前
住着的是一对台湾籍夫妇，他们留下了一套
东洋式家具。!"&.年后，我们一家搬到永乐邨
二层，张执一全家住在三层。底层分前后两
进，分别是客堂和饭厅，是两家老小一起吃饭
的地方。刘长胜指示我父母负责在这里掩护
张执一全家，不仅要保证这里作为高层领导
开会谈工作的机密场所，而且两家人家日常
生活采买或保甲长等有事找上门来，一概要

我妈妈出面应付。
在这里的掩护方式和在愚谷邨相仿，只

是更加严密谨慎。连同房子一同顶下来的两
个佣人尽管在这里一起生活多年，与两家老
少密切相处，对房主人从事何种工作一无所
知。直到上海解放，看到住在这里的先生小姐
太太都穿上了解放军军装，他们惊得目瞪口
呆。常来这里开会的中共上海局领导有刘晓、
钱瑛、刘少文、张承宗等。%"&)年&月，冯文彬
由延安来上海，在这里住了约三个月。他走后
不久，钱瑛从中共南京办事处调上海工作，组
织上派爸爸把她接到这里住了约一个月。

%"&.年夏，国民党上海市政府宣布要进
行全市户口大检查，规定各户在轮到检查时，
居民必须在家守候，并要以照片核对。这个针
对中共地下组织的清查计划，无疑对永乐邨
构成巨大威胁。刘晓、刘长胜、张执一和张承
宗在永乐邨开会研究如何应对，最后决定暂
时转移去杭州以保安全。于是，假托有几位上
海资本家要去杭州名刹做佛事，请佛教界著
名居士赵朴初备函，介绍由我爸爸陪同前往

杭州，拜访净慈寺方丈面洽此事。前事办妥后，
刘、张和我爸爸一行五人分头到达杭州净慈
寺。方丈得知五位是来大做佛事+打水陆,的，
分外殷勤，安排他们住在非常幽静的深院独立
小屋内，每餐品尝该寺著名素菜。他们与方丈
洽谈佛事事宜后，说是要在这里小住几天后再
回去，时值天气炎热，以白天不宜外出至晚间
才能游湖赏月为由，刘和张等四人白天都在室
内佯作打牌消遣，实为开会议事，我爸爸则带
着)岁的张纪生+张执一之长女,在院子里玩耍
观察动静。一行人在寺内住了约一个星期，得
到我妈妈从上海送来的信，知道上海的全市户
口大检查已经过去，大家才分头返沪。

%"&"年$月(.日上海解放，我们两家先后
搬离永乐邨王寓。我舅舅一家在这座房子里
又住了一段时间，%"$'年依照刘长胜的指示
移交给上海总工会。当时刘长胜给我爸爸写
了一个便条，内容如下：

方行同志! 请你写一介绍信给你的亲戚

%关于江苏路愚园路的一座房子&言明由上海

总工会丁盛雅同志去接洽$ 请将此介绍信直

接交王玉昆同志$

%"-%年左右，经历了十年浩劫的张执一
从北京来上海，他特意到我上班的地方接我，
要我带他去永乐邨看看。当时那条弄堂还在，
还是原来的样子。在那扇熟悉的弯花造型铁门
外，我们驻足良久，才依依不舍地离去。

现在*永乐邨的弄堂已经消失，弄口的水
果摊、菜场和南货店也在江苏路拓宽工程中
成为记忆。所幸的是，这幢挤压在一群高楼大
厦之间的矮小的(%号小楼被保存了下来。
(''/年春天*上海文物管理委员会把我家$'年
代初离开永乐邨时带出来的尚存老家具又搬
了回去，部分地尽可能重新恢复旧貌，将这里
作为一个历史的记忆———解放战争时期中共
上海局机关遗址* 加以永久保护并对社会开
放。转眼很多年过去了，曾经出入于此的人大
都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为了纪念这段历史
特写下本文，同时怀念我的父亲和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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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难喝的番茄汁

方亮想说“没关系的，让阿姨说吧”。但只
是咂了咂嘴，没有说出话来，他也希望午餐快
快结束，只觉得这是在常若雨家吃的为数不
多的饭里面最味同嚼蜡的一次。他匆匆扒了
几口饭就识相地说，“我吃饱了，若雨，阿姨，
你们慢吃，我还要回去看店，就先告辞了。”

看到方亮失落的背影消失在门外，常若
雨第一次为他感到心痛，突然好想追
出去安慰一下他。她冲着母亲大喊一
声，“妈！你这是怎么了？方亮为了我
整整忙了一个上午，你不表示感谢，
还这样对他，究竟发生什么事情了？”

“瞧瞧他那个没有出息的样子，
成天就知道捣腾些垃圾来给你打发
宝贵的时光。”常妈妈没好气地回答。
“这都是我要求他的，又不是人

家主动的。人家出了力，还得不到一
句好话，不是吃力不讨好吗？妈，你不
是一直很满意他吗？还吵着让我嫁给
他的。”“那是我怕你拖成老姑娘，所
以想赶紧给你找个不嫖不赌又对你
好的男人嫁了。可刚才我在烧菜时，
你江阿姨给我打来一个电话，要给你
介绍对象。那男的今年 /(岁，在社科
院工作，你看看多好的工作。”

说到这里，电话铃响了，常妈妈跑过去
接，又是一阵欣喜若狂的欢声笑语。少顷，乐
颠颠地跑过来说，“你江阿姨说了，就约在今
晚，在我家附近的上岛咖啡见面。”“妈，你也
太速度了吧？你怎么也不问问我愿不愿意见
啊？”“你看你都几岁了？我能不速度吗？这
样条件的你还不愿意见？难不成你真想嫁给
那个没有正当职业的方亮吗？”
“什么叫没有正当职业啊？人家一不偷

二不抢，自食其力。好了，不跟你说这个了，
我们观念不同，说不到一块去。就算人家没
有正当职业吧，你也没必要给人家脸色看
吧？”想到这个，常若雨又是一阵生气。“我们
对他好，他又要想入非非了，就是要让他断
了这个念头。”
“我无语了，妈，我真的无语了。”常若雨

甩手去了卧室，母亲的势利和不可理喻让她
觉得分外对不起方亮，想拿起电话跟他道个
歉，却发现根本没法道歉。

算了算了，就装傻算了。常若雨拿起电
话打给方亮，一阵嘻嘻哈哈，“我跟你说哟，
要是番茄汁卖不掉，我们得举办一次盛大的
番茄宴会，邀请所有的亲朋好友都来参加。”
“谢谢你。”“你说什么？”常若雨一阵愕然，

突然明白，方亮是明白了她的一番良苦用心，
这一刹那，她心有触动，真心关怀的话脱口而
出，“开车小心。”方亮再次说了声“谢谢你”，与

之前的那三个字意义完全不同。
放下电话，常若雨释然了，沉甸

甸的亏欠已经被一种甜蜜的温情所
替代，她的嘴角露出了笑容，胸口荡
开一团柔软的涟漪。
“若雨，你的番茄汁怎么这么难

喝啊？”母亲的一声喊话惊醒了常若
雨，她跑到堆放番茄汁的房间里，看
到母亲擅自打开箱子，取了一罐番茄
汁来喝。“妈！你怎么能开箱喝呢？我
这都是要一整箱一整箱卖的，你喝了
一罐，都等于是这一箱都没法卖了。”
常若雨跺着脚说。“我不喝还不知道
这么难喝呢，一股铁锈味，不信你也
拿一罐尝尝。”母亲随手又从箱子里
拿了一罐番茄汁递给女儿，“喝！”
常若雨把母亲手中的番茄汁又

放回了盒子里，她不舍得喝，想着这一箱可
以拆零卖。就把母亲喝过的那一罐抢过来，
仰头喝了一大口。果然，一股铁锈味。再定睛
一看生产日期，保质期 (年，已经过了一年多
了，难怪铁罐的味道都渗到果汁里去了。刹
那间，她有一种灾难感般的危机感。空气几
乎凝固了，闷热而潮湿，一行行的汗水从常
若雨的背后流下来。
“你看看，你看看你那个方亮干的好事。你

是生手不知道，难道他也不知道吗？说不定伙
同别人来骗你的，从中拿好处费呢。”母亲目光
分外地硬，直直地刺进了常若雨的心里，“还愣
着干嘛？还不打电话给方亮，退货！”

常若雨的脸在午后的阳光里泛出冰冷
的青色，“拿货的时候就讲好的，不退不换
的，不然不会这个价格给我。”
“什么？”常妈妈心头的火噌地蹿起，“这

更加证明了那个方亮不是好东西，坑你的
钱。不管怎么样，你现在马上打电话给他，问
他怎么办。”

上海方城
余 之

! ! ! !上海人称搓麻将为筑方城" 一张四尺见

方的麻将桌小世界"却折射出一个人际关系)

世态炎凉的大世界* '上海方城(讲述了一位

富商与三位太太+++出身商家的杏芬, 舞女

曼丽)大学生梅香的故事"市井气息浓郁- 石

库门里两代人的命运" 通过一副珍稀麻将的

沉浮展开"揭示了人心要向善)名利要淡泊.

社会在进步的鲜明主旨-本书系 !%&'年度上

海文化发展基金会文化艺术资助项目" 全书

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从小有!小少爷"臭脾气

香粉弄一天里最热闹的光景是在太阳消
失之后，就像是黄昏归巢的鸟儿一样，忙活了
一整天大家都回窝了。晚饭过后，各种各样的
市声就在弄堂四周淫漫开来。挑担卖小吃的：
糖粥担、馄饨担、棉花糖、花生米、开花豆……
最为尖厉而宏亮的是那些买、汏、烧了一天而
急急等待快活的上了年纪的老妈子们。破锣
般的嗓子沙哑而又响亮：“王家姆妈，王家姆
妈……搓麻将喽！”“快点呀，三缺一”“三缺
一，伤阴节……”孩子们也乘机聚拢过来，在
夕阳的余晖中，拉长了影子在做各式游戏，
“跳房子”“老鹰捉小鸡”“买小乌狗”……那稚
嫩的童谣人人都会：“笃、笃、笃，买糖粥，三斤
胡桃四斤壳，张家老伯伯，问侬买只小乌狗
……汪、汪、汪！”最令王家姆妈、张家阿婆、李
家阿姨们听得进的是弄堂小姑娘的麻将儿
歌：淘米烧晚饭，晚饭吃好来，电灯开开来，麻
将拿出来，搓搓小麻将，来来白相相……

黄昏过后的“皇宫”大屋里也会在这个
时候亮起了灯。“皇宫”是相对独立的一幢大
屋，这大屋本是青砖墙，黄国杰特地请漆工
在外墙上涂上了黄里透红的褚色，至于他为
什么要将此墙面涂上此种颜色，邻里只猜说
他本人姓“黄”，而他在私下里却说“黄”与
“皇”是同音，北平皇宫的颜色与此相似，可见
他的用心。
“皇宫”是黄国杰的房产，其父是经营油

盐酱醋等食用品起家的。油盐酱醋是家家少

不了的东西，成本低，利润高。国杰父亲发了
之后就买下了它。国杰是独苗，其父虽有三妻
四妾，但偏偏是最小的老婆会产仔，老太爷得
意得不行，给儿子起了个“国之杰”的大名。国
杰从小是娇生惯养的，从小有“小少爷”臭脾
气，比如说，其母亲要他学钢琴，他几乎从没
有用手去弹过。钢琴盖一打开，小少爷就会跳
上钢琴上去，两只脚在白白的琴键上乱踩，弄
得全楼上下全是“支离嘎啦……咚咚咚”的噪
鸣声，家里人谁也不敢骂他，只有他的生母有
时会说他几句，但凡老太爷在场总是会说：
“让伊去，让伊白相，踏坏塌大不了再买一
只”；再如“小少爷”玩皮球，他不喜欢在天井
里玩，因为有一次在天井里玩被树藤绊了一
跤，出了鼻血，手一摸，一手红，吓得他“哇”
一声哭开了，从此他再也不敢去天井里丢皮
球了。在客厅里今天碰了个杯子，明天碰了
个花瓶，这是常有的事。小妾、小侍是不敢叱
斥他的，只有帮他捡皮球的份，唯有生母会
有重一点的话：“当心点！东西都给你敲光
了！”“皮球收起来，去拿个乒乓球白相！”皮
球给收了，但小少爷在兴头上，当然是不肯
收手的，于是一蹬脚便躺倒在地板上，“哇、
哇———”地大哭，老爷听见了，便出来，不闻
青红皂白地骂开了：“怎么啦，杀猪啦！”便从
生母手上夺过皮球又复给了儿子，“打碎了，
当是家里有喜事嘛，放爆仗！放爆仗！”于是，
彩色皮球又像是个气球一样在客厅里上上下
下飞了起来。
老太爷归西之后，遗嘱明确大屋的产权

归儿子。黄国杰从青年时代起就交了一帮不
二不三的朋友，吃喝嫖赌样样来，楼里几乎天
天麻将声不断。黄国杰有势有钱，以后又搭上
了舞女曼丽，外界说是“二太太”，后来又趁人
之危奸污了大学生梅香。梅香意外怀孕生子，
顺理成章成了“三太太”。这位貌若天仙的大
学生梅香是在她最为痛苦、最为无奈的内外
困境之下，被黄国杰强行抢来的。在大屋里，
梅香的地位仅次于大太太，因为她为黄国杰
生了一个大胖儿子。

二太太杜曼丽，舞女出身，苏州人，她的
小姊妹有时候故意叫她“都美丽”。据说她的
母亲在晚清时因家境贫困来到了上海，人生
地不熟，后来经一个远亲介绍谋了一个“活”，
其实是被骗进了妓院。


